
特别关注·聚焦基层官兵心理咨询（上）

“薛姐姐离开了，仿佛一道阳光突然

消失了，谁还能帮我驱散心里的霾……”

那天，得知心理咨询师薛冉退伍的消息，

战士小丽怅然若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

样的文字。

受单亲家庭影响，小丽性格有些孤

僻。入伍两年，在薛冉帮助下，小丽度过

了适应军营、和战友相处等一道道坎。

除了感激，小丽对这个知心姐姐还充满

了家人般的依恋。

“小丽，以后有事跟姐姐说！”小丽没

想到，在薛冉离队后的第三天，另一位心

理咨询师刘晓林就来到连队，和她谈心

交流，并互留了联系方式。

小丽后来才知道，她所在的南部战

区空军某通信旅心理咨询师远不止薛冉

一人。薛冉离开时，把需要进行个体咨

询的官兵资料转交给了其他咨询师，确

保了接茬服务不断线。

“我们旅目前有二级心理咨询师 8
人、三级心理咨询师 6人，心理骨干 83
人。”该旅政委李晴良说，能涌现出如此

多的心理服务人才，与平台的推动作用

密不可分。

早在 3年前，该营区内就建起了比
较完备的心理咨询中心，3名考取心理
咨询师证书的官兵成为该单位第一批

“知心姐姐”。“有了这样的平台，我们不

仅能够充分发挥所学专业知识，还在服

务官兵的同时体现了自身价值。”第一批

“知心姐姐”赵青说。

与此同时，该旅大力支持官兵学习

深造心理学知识。咨询师刘晓林就是在

单位的鼓励和帮助下，考取了心理学专

业研究生。如今，刘晓林已是该旅心理

服务工作的带头人。

近年来，随着基层心理服务工作在

全军上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不少关于心理咨询的新设施、新观念、新

方法涌入军营，为官兵所用。

该旅顺势而动，进一步加大硬件建

设和人才培养力度，研究设置了“班排心

理骨干、营心理骨干、旅心理咨询师”三

级心理服务工作梯队，建立了旅心理咨

询师帮带基层心理骨干的责任机制，定

期开展基层心理骨干培训，为旅心理咨

询师队伍培养后备力量。

如今，不少男性官兵也走进了这支队

伍。在这个旅，“知心姐姐”正接茬成长。

在该旅二营，记者看到，该营有一个

独立的心理咨询室，虽然比旅心理咨询

中心小了不少，但功能比较齐全。负责

人潘卓是该营的心理骨干，她每季度结

合营里的工作实际，制订心理服务计划，

在训练之余为官兵进行心理团队辅导。

她说，每周有不少战友主动来到咨询室

减压放松。

“基层心理骨干以进行心理测试、筛

查心理问题、团队辅导为主，个体咨询还

是由旅心理咨询中心进行。”该旅咨询师

刘晓林说，这样的三级人才队伍和基本

分工，确保了官兵心理问题的及时发现

和专业疏导，也保证了该旅心理服务人

才的梯次和接续性。

欢迎你，不退伍的“知心姐姐”！
■刘 华 廖 蔚

南部战区空军某通信旅心理咨询中
心内，空间宽敞，光线明亮。

刘晓林把手中一朵朵红艳艳的月
季，插入白色茶几上的玻璃花瓶内，然后
坐在一把木质四角凳子上。3年来，她
记得每一位来这里向她倾诉困惑、苦恼
和秘密的战友。

刘晓林婉转的语调、轻柔的声音，也
刻入许多战友的心灵记忆。“要不是她，
我现在可能还在困境里徘徊呢！”“这里
是放飞心理压力的好地方，给咨询师点
赞！”……走廊两侧的墙壁上，贴满官兵
留言的彩色纸片。

战友们发自内心的点赞背后，是一
群愿意和别人一起分享喜怒哀乐的“知
心姐姐”和“心灵捕手”。

在刚刚建成的“团体沙盘室”里，记
者见到了该旅心理咨询中心的另外三位
心理咨询师：廖蔚、赵青和薛冉。“虽然旅
里没有这么多心理医生的编制，但我们
都是二级心理咨询师，愿意到这里服务
大家，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

让刘晓林和同事欣慰的是，越来越
多的战友走进这里打开自己的“心门”。
回望 3年来的心理咨询之路，这群心理
咨询师最大的感受是：打开战友“心门”，
没那么容易，也没那么难。

“我没问题……”这

样的尴尬，几乎每一位基

层心理咨询师都会遇到

刘晓林至今记得，心理咨询室刚建
立时，几乎没人来。

下营连进行几次心理测评后，刘晓
林发现，之所以没人来，并非官兵没心理
疾患，而是对心理咨询缺乏科学认识。
“很多官兵把心理问题看成见不得人的
事，有的甚至担心来心理咨询后，被别人
说成精神病。”刘晓林说。

对此，廖蔚也有同感。她曾经在帮
连队做压力测试时，发现一位战士表现
异常。连队也反映这名战士闷闷不乐，
时常莫名烦躁、焦虑……当廖蔚鼓励他
去心理咨询时，这名战士却一口回绝：
“我没问题！”

“这样的尴尬时刻，几乎每一位基层

心理咨询师都会遇到。”刘晓林说，“我们
能做的，就是积极主动地面对它。”
“许多基层带兵人缺乏心理知识，

经常把心理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思想问
题。”赵青在一个连队测评时发现，5名
战士某一心理因子超过正常值。她提
醒指导员多加关注。谁知，指导员一脸
不屑：“没那么麻烦，我加强思想教育就
行了。”
“其实心理问题并不可怕，每个人在

特定时期都可能会凸显出一些问题。”刘
晓林说，旧观念的藩篱只能用新观念来
撞破，她和同事们决定从心理学知识科
普开始。

她们翻阅大量书籍和心理学报，结
合实际情况，研究设计了《七色彩虹》《境
由心生》《张弛有度》等 7堂心理学精品
课。在旅里的支持下，她们按计划分头
到基层进行授课。
“我有一条小黑狗，它的名字叫抑郁，

它时常让我烦躁不安、难以相处……直到
我找到了专业人士帮助，才渐渐和它和
解。”一堂课上，刘晓林播放了一段关于应
对抑郁的短视频，并跟大家分享了自己通
过心理咨询克服心理问题的经验。
“假如你身处困境，一定不要害怕求

助，这样一点也不丢人，只有封闭心灵才
是遗憾。”当刘晓林讲完最后一句话时，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战友给她
递纸条提问题，还有几名战士在课后找
到她，进行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会不会泄露自己的秘密

呢？很多战友也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专
门印制了卡片，上面除了印有联系方式
外，还将心理咨询的保密守则印在了上
面。”为了打消官兵顾虑，薛冉和同事们有
段时间就像商品促销员一样，逐个连队分
发介绍。她们还定期来到基层连队，利用
室外心理行为训练场，帮助大家进行拓展
训练和团队心理辅导，在欢声笑语中增进
战友对心理咨询的认可和了解。
“现在每周都会有不少官兵来到心理

咨询中心，进行心理咨询、情绪发泄或利用
仪器进行放松。”刘晓林说，为了更好地满
足官兵需求，心理咨询中心还进行了扩建。

不要试图“撬”开谁

的心灵，任何“撬”的行为

都会留下永久的伤痕

廖蔚原本以为考下了心理咨询师的

证书，就具备了咨询能力。“如今看来，当
初的想法太天真了。”她说。

读研究生期间，廖蔚跟随导师做了
大量训练和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但
真正咨询起来，她感到自己“无论是技巧
还是经验，都捉襟见肘”。

刚开始，廖蔚喜欢直奔主题。结果，
要么迎来的是沉默，要么直接把人吓跑
了。后来，她意识到，做心理咨询师没有
速成的方法，必须一步步扎实地走，通过
一个个案例的积累才能逐渐成熟。

战士小张总感觉睡觉时有东西在旁
边，常常为此失眠。几次咨询后仍不见
好转，廖蔚知道是自己没有找到问题的
根本。在查阅大量资料、和导师深入交
流后，廖蔚尝试了催眠的方法，终于帮小
张克服了这一心理问题。

咨询的案例越多，廖蔚越认同在书
里看到的这句话：“不要试图‘撬’开谁的
心灵，没有哪一扇窗是只用来关闭的，任
何‘撬’的行为都会留下永久的伤痕。”

为了了无痕迹地打开官兵的“心
门”，廖蔚几乎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学习
上，并在实践中尝试更多咨询技巧。“有
的时候，语言的力量是不够的。心理咨
询需要掌握更多实用技巧。”听说地方的
培训中心有舞动治疗方法，廖蔚专门跑
去学习，实际应用起来效果还不错。

今年初，廖蔚回访下连不久的新兵，
发现几名新兵表现出了很强的焦虑感。
一对一咨询后，效果很不理想，廖蔚决定
尝试利用舞动治疗进行心理干预。
“很难想象，有的战士刚开始甚至僵

硬得做不出一个动作来。”在一段音乐
中，廖蔚用语言引导一名进入状态的新
兵：“碰到了困难你会怎么办？”那名新兵
竟然一直后退到墙角，掩面流泪。
“流泪也是情绪的一种发泄。”廖蔚

说，通过连续几天治疗，这几名新兵都能
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动作，情绪上有了
大变化，一名从来不笑的新兵居然有了
笑容。课程结束时，几名新兵抱住了廖
蔚：“谢谢你，老师。”

对战友发自肺腑的

爱，是成为一名优秀心理

咨询师最基本的要求

在廖蔚的心理咨询手记上，有一个
失败的案例。现在谈起来，她都觉得十
分遗憾。

那天快下班前，一名战士来到心理
咨询室，神情扭捏地说想和咨询师聊一
聊。廖蔚和他对面而坐，咨询过程中，接
听了几个电话。战士看她好像很忙，简
单说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了。
“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来到咨询

室，我们都应该拿出最大的热情和关
爱。”廖蔚语气里带着懊悔，真的希望他
能再来，但他也许不会再来了。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有一句

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
帮助。”廖蔚说，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心
理咨询师来说，也同样适用，毕竟需要我
们治愈的是少数，但我们至少能做到安
慰和帮助。

一次新兵下连回访，廖蔚发现一名
新兵特别拘谨。交谈中廖蔚得知，这名
新兵是一名大学生士兵，下连后发现自
己表现并不突出，甚至不如其他新兵，逐
渐变得自卑。
“我感觉她没有什么严重的心理问

题，后来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就是
想要帮帮她。”这名新兵与廖蔚不在同一
营区，但从那以后，每次到这个营区办
事，廖蔚都会专门来到连队，找这名新兵
聊聊天，坚持了一年多。
“人越是在比自己成熟或能力高

的人面前获得尊重，就越容易消除个
人的自卑。”廖蔚说，前几天见到那名
战士时，她能够天南地北地侃侃而谈
了，看到她的变化，自己觉得很欣慰，
也很有成就感。

这样的例子越多，心理咨询师们越
明白热情和关爱的重要性。有一次，一
名战士在咨询室的门口徘徊张望，犹豫
着不敢进门。刘晓林发现后，主动走出
门，微笑着说：“想进来坐一会儿吗？我
这有很好的茶。”

进门后，战士一下子没那么拘谨了，
竹筒倒豆子似地说出了自己的困扰。刘
晓林耐心地倾听，并启发他做出自己的
判断，引导他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薛冉的微信通讯录里，有十几个
好友都是在咨询中相识后建立的联系。
这些好友在生活、训练中遇到不开心的
事儿，即使没有涉及心理学的范畴，也都
会跟她倒倒苦水、吐露心声。对此，薛冉
总是倾心安慰，热心帮助。

刘晓林至今记得导师跟她讲过的一
个故事。导师曾遇到过一名言行有些反
常的战士，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有精神
病。导师与这名战士多次交流后，战士
打开了心门：原来是因为失恋，他才一时
想不开的。后来，这名战士在导师的陪
伴下，完全康复后退伍，并结婚生子，至
今还与导师保持着联系。
“这可能也是我们心理学上说的‘共

情’吧。”刘晓林说，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
咨询师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但对战士发
自肺腑的爱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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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心门”：我们离“知心”有多远？
■本报记者 王雁翔 通讯员 刘 华 韩露露

为什么一些基层官兵从来不去心
理咨询室？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

心声一：想去去不了

某旅战士李亮：其实我也想过去心
理咨询室咨询心理问题，一直没去成，
主要是因为没时间。我们连队管理非
常严，时间安排比较满，心理咨询又不
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另一方面，我们
单位一年有大半年不在营区里，很多人
没有时间进行心理咨询。

某哨所哨长张锋良：我们的哨所离
单位本部数百公里，心理咨询室设在本
部，我们几年都回不去一次，确实没条
件进行心理咨询。如果能够通过网络
视频系统，定期为我们这些远离营区的

同志进行远程心理服务就好了。
某旅新排长魏军：我们单位以前是

有心理咨询室的，但去年移防后，营区
内办公、住宿条件紧张，根本没有营房
可以开办心理咨询室了。

心声二：能去不敢去

某基地新兵彭锐瑞：有时心理压力
太大，我会失眠。自己也想去心理咨询
室咨询一下，但就是害怕请假说去做心
理咨询，班长骨干会觉得我心理素质

差，或者觉得我是不能吃苦、想偷懒，所
以根本不敢开口。

某旅士官李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
也是本单位的干部，都是同事，抬头不见
低头见，我去咨询出什么问题，让他知道
了不好，以后见面尴尬不说，如果他要是
再告诉了其他人，那我不是糗大了？

某旅连长谢小风：作为连长，我去
心理咨询会让人感觉怪怪的，上下都会
质疑：一个干部连自我调解的能力都没
有吗？而且连队的兵会怎么看？他们
会觉得连长太脆弱了，心理有问题了，
那我的威信何在呢？有时想去聊一聊，

但想想这些还是作罢了。

心声三：敢去不愿去

某旅战士张晓肖：虽然我对心理
学知识没怎么了解过，但我感觉心理咨
询用处不大，遇到什么事儿还是要靠解
决实际问题为主。比如说我学开车时，
水平不行一直上不了路，导致心里挺郁
闷，去咨询一下就能上路了？还不是要
靠自己努力把车开好才能解决吗？

某船艇艇长赵睿：我是觉得心理问

题没啥大不了的，没必要去麻烦别人。
一个人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有点儿烦躁
了，这不都是正常现象吗？还用得着心
理咨询吗？慢慢不就好了吗？心理问
题又不像身体问题对工作影响那么明
显，没啥太大关系。

某团副连长任飞智：我们单位心理
咨询师是个新手，刚考取了咨询师证书
不久，有的战友去咨询过，回来说就是
聊天儿，没啥用。光聊天我还用去那儿
吗？我们连队战士多的是，哪个不能聊
啊？所以说咨询师要提高自身水平，别
人才会更愿意去咨询。

心理咨询，想说爱你不容易
■刘 华 韩露露

左图：南部战区空军某通

信旅心理咨询师刘晓林带领官

兵放飞“小梦想”纸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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